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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宾乍隆”“莱南通”彩瓷与中泰艺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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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宾乍隆”(Ｂｅｎｃｈａｒｏｎｇ / Ｂｅｎｊａｒｏｎｇ)是供泰国皇家使用的中国外销瓷,为五彩瓷之意;“莱

南通”(Ｌａｉ Ｎａｍ Ｔｈｏｎｇ)是“宾乍隆”的特殊类型,意为描金瓷。 “宾乍隆”“莱南通”盛行于 １８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初。 以往学术界对于外销彩瓷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销往欧洲的瓷器上,对于为近邻泰国订烧

的彩瓷未引起足够重视。 通过考察可知,“宾乍隆”“莱南通”彩瓷的烧造地在景德镇、广州以及福建

等地,与其地的五彩、粉彩、广彩、珐琅彩等制瓷技术有直接的联系,但“宾乍隆”“莱南通”又发展了一

套符合泰国皇室审美的、富有象征意义的彩瓷系统。 对于器型与纹饰的研究,可以看到“宾乍隆”“莱

南通”创造了一套适应泰民族审美心理与宗教信仰表达又融合中国彩瓷技术及某些装饰图样的瓷器

新语汇。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展现了以贸易往来为纽带的中泰艺术的交流与交融。

关键词:“宾乍隆”;“莱南通”;外销彩瓷;艺术互动

　 　 自古以来中泰之间通过海上交通保持着顺

畅的贸易往来,而瓷器在海外贸易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 在陶瓷流通与传播历史上,考古资

料显示,位于泰国南部地区的考山考(Ｋｈａｏ Ｓａｍ

Ｋａｅｏ)遗址出土有来自中国汉代的陶片[１]２３１。 到

１３ 世纪,素可泰时期泰国北部生产出素可泰瓷

与宋家洛瓷,这些瓷器与中国瓷器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 学术界对此有较为广泛的讨论。 至阿

瑜陀耶时期,泰国的陶瓷生产已经衰落了下去,

泰国人自己烧造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粗陶器,而

普通及较好的瓷器则是大量输自中国[２]２９－３０,比

如从中国南方外销至泰国的“宾乍隆”和“莱南

通”彩瓷。 这些瓷器从 １８ 世纪阿育陀耶晚期至

２０ 世纪广受宫廷、皇室及贵族阶层欢迎,见证了

有清一代中泰贸易往来与文化艺术之间的交流

互动。

国内学术界有关外销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销往欧洲的瓷器,而本文所涉及到的泰国“宾乍

隆”与“莱南通”彩瓷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１　 泰国“宾乍隆”与“莱南通”彩瓷

根 据 现 有 的 资 料 可 知, “ 宾 乍 隆 ”

(Ｂｅｎｃｈａｒｏｎｇ / Ｂｅｎｊａｒｏｎｇ,图 １)这个词来自梵文的

“Ｐａｎｃｈ ” ( 五) 和 “ Ｒｏｎｇ ” ( 色), 意 思 是 “ 五

色” [３],即黑、绿、黄、红、白,但一般“宾乍隆”瓷

上的色彩并非一定是五色,而是有 ３~ ８ 种。 “宾

乍隆”瓷是中国销往泰国的外销瓷,主要供暹罗

皇室使用,所以也见有清乾隆瓷器底部有楷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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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暹罗国王宫贡碗藏品” [４]２８７。 对于其发展脉

络,学术界尚未有清晰的梳理,通常而言其生产

与流通贯穿于中国有清一代,从泰国的历史上来

看,即可追溯至泰国的阿育陀耶晚期,经历了吞

武里王朝以及曼谷王朝的拉玛一世至拉玛

五世[５]。

图 １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早期的“宾乍隆”
(曼谷国家博物馆藏)

　 　 “莱南通” (Ｌａｉ Ｎａｍ Ｔｈｏｎｇ,图 ２)的出现要

晚于“宾乍隆”,其中大部分是为拉玛二世国王

的王后 ( Ｓｏｍｄｅｔ Ｐｒａ Ｓｒｉ Ｓｕｒｉｙｅｎｄｒａ) 订烧的[３]。

“莱南通”是“宾乍隆”的一种特殊类型,意为“描

金”,金色(黄金)一般用于画面背景,或用于勾

勒轮廓,或作为图案的点缀[３]。 中国在器物上

用金的技术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用于瓷器上至

宋代已经比较成熟,而到了明清时期这项技术更

加广泛地被应用。 由于黄金这种昂贵的材料以

及描金器物用于宫廷、寺庙的特殊功能,“莱南

通”才从“宾乍隆”的类型中独立出来单独归为

一类。 除此,“宾乍隆”与“莱南通”在色彩上也

有所区别:“宾乍隆”彩瓷呈现出五彩缤纷,色彩

更为丰富;而“莱南通”彩瓷则一派金碧辉煌,富

丽堂皇,光彩夺目[６]。 另外,从技术层面来看,

“莱南通”是在釉上彩烧制完成后将金粉添加进

去再经过一次低温烧制,所以“莱南通”要比“宾

乍隆”多烧一次[３]。 尽管在生产时间的先后、色

彩表现以及制瓷技术上有所区别,但整体而言,

“宾乍隆”与“莱南通”表现出共同的艺术特点:

呈现出典雅富丽的气象,满足了宫廷日常生活与

宗教仪式的需要,迎合了皇室或贵族阶层的审美

趣味。 也因此,本文将“宾乍隆”与“莱南通”放

在一起进行讨论。

图 ２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早期的“莱南通”
(曼谷国家博物馆藏)

　 　 有关“宾乍隆” “莱南通”的制作,泰国学者

认为清初至光绪年间(１８—１９ 世纪)泰国在中国

订烧素白瓷运到泰国,经泰国工匠加绘泰国民族

色彩的图案纹饰后运回景德镇,在景德镇再次烧

制为成品后再次运回去[７]。 这种观点认为景德

镇提供了烧造的素瓷胎体,而瓷器上的图案是由

泰国工匠来描画完成的,在国内以及泰国也都可

以找到未描画完成的器物,如收藏于泰国阿育陀

耶博物馆一件“宾乍隆”器(图 ３),罐身和盖子

上都勾勒有希玛潘森林花卉(Ｈｉｍａｐｈ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ｌｏｗｅｒｓ)纹,但没有描绘完成也未经过二次低温

烧制。 清朝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记载:“我国

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

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

之河 南, 开 炉 烘 染, 制 成 彩 瓷, 然 后 售 之 西

商。” [８]２９５６参照销往欧洲的外销瓷可推测,“宾乍

隆”“莱南通”的烧造应该由泰国工匠提供设计

图样,由中国工匠在中国景德镇或广东等地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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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图 ３　 未完成的“宾乍隆”(泰国阿育陀耶博物馆藏)

　 　 有关于“宾乍隆”“莱南通”烧造延续时间,

通常 认 为 太 平 天 国 运 动 期 间 ( １８５１—１８６４

年),即曼谷王朝拉玛四世统治时期,景德镇的

窑厂遭到破坏,“宾乍隆”和“莱南通”等瓷器停

产[３]。 到拉玛五世统治时期,由于在泰国发现

了高岭土,泰国开始制作、绘制并烧制“宾乍

隆” [３]。

２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烧造地来源

从清康熙之后,景德镇、广州生产的粉彩瓷

与广彩瓷以及德化、潮州等窑口烧造的各类彩瓷

器占据东南亚市场[９]。 目前学术界有关于泰国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烧造地来源存在三种说

法:第一种认为来自江西景德镇;第二种认为从

中国景德镇进口彩瓷需要的白瓷胎,后至广东加

彩;第三种认为从广东、福建进口彩瓷[６]。 这些

观点牵涉到“宾乍隆” “莱南通”与景德镇五色

瓷、粉彩,广东广彩,以及福建等地彩瓷之间的关

系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有关于“宾乍隆”

“莱南通”彩瓷的烧造工艺,尤其是施彩技术,直

接关涉到其烧造地、发展演变及传播影响等

问题。

２.１　 与景德镇彩瓷的关系

耿宝昌认为“宾乍隆” “有的是完全由景德

镇制造之器”,并举两例来说明,一例是收藏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永源

成记”青花人物碗(图 ４);另一例是景德镇陶

瓷馆收藏的五彩佛像碗[７]。 前一例 “永源成

记”青花瓷,是为泰国加工的瓷器,同属该类型

的还有一件铭款 “永茂源记” 的青花释迦像

碗[４]３８５,两件同为清嘉庆时期瓷器,器物上的装

饰题材都为泰国图案样式;后一例应该是另一

则材料中所谓的“金地粉彩人物图盖碗” (图

５),由景德镇陶瓷馆收藏[１０]。 耿宝昌所举二例

都出自景德镇,图案纹样都为暹罗宗教(神话)

题材,而且后者与外销至泰国的“宾乍隆”属同

类工艺技术与风格。 另外,景德镇古窑址中也

出土有不少“宾乍隆”的瓷片[１１]５０,６３。 从以上所

举数例来看,景德镇是“宾乍隆”的生产地确无

可疑。 景德镇依据外来图样设计与订烧彩瓷,

这也是通常外销瓷采用的工艺制作方法与商

品贸易模式。

图 ４　 “永源成记”青花人物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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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金地粉彩人物图盖碗(景德镇陶瓷馆藏)

　 　 景德镇五彩和粉彩都属于釉上彩,其中五彩

基本色调以红、黄、绿、蓝、紫等彩料为主,彩绘方

法一般采用单线平涂的技法;而粉彩是在康熙五

彩的基础上,受到珐琅彩的影响创制的釉上彩,

色彩较五彩丰富,具有层次分明的立体感,多采

用没骨法绘制[１２]２０。 尽管 “宾乍隆” 名为 “五

彩”,但其彩瓷技术应该是粉彩[１３],彩瓷的表面

釉彩比较厚,具有凹凸感。 耿宝昌将“宾乍隆”

称之为:“中泰型粉彩———为乾隆时特殊的粉彩

品种。” [４]２８６,３８５

２.２　 与广东彩瓷的关系

“宾乍隆”和“莱南通”彩瓷的生产与广东各

窑口彩瓷如广彩、潮彩以及广东金属胎画珐琅彩

等的生产都有一定关联,一些实物材料可加以佐

证。 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各收

藏有一件清道光广彩人物图长方倭角盘(图 ６、

图 ７)。 这两件广彩器都绘有典型的泰国提婆农

(Ｔｈｅｐａｎｏｍ)、紧那罗(Ｋｉｎｎａｒｉｓ)形象,应该是属

于出口泰国的外销瓷。

广彩是清代用于出口的外销彩瓷,是将景德

镇的素瓷坯运至广州,根据外商需求彩绘,再经

低温烘烤而成,其出现于康熙晚期,盛行于雍正、

乾隆时期。 所以«景德镇陶录»有记载:“洋器,

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

式多奇巧,岁无定样。” [１４]与传统的五彩、粉彩不

同的是,广彩色调“光亮滋润,柔美迷人,耐久常

新” [１２]２０－２１。 这些特征在“宾乍隆” “莱南通”彩

瓷上也有所体现。

图 ６　 清道光广彩人物图长方倭角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 ７　 清道光广彩人物图长方倭角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广东彩瓷除了广彩外,还有潮州彩瓷(即潮

彩) [１５]。 学者郑德坤(Ｃｈｅｎｇ Ｔｅ－Ｋ'ｕｎ)认为阿育

陀耶时期暹罗风格的珐琅彩主要来自广东潮州

地区,通常采用五色釉,底色为黑色,内部为绿

色[１６]。 该文列举了二例:“清乾隆潮州暹罗神像

鱼兵五彩盘” “清乾隆潮州暹罗神像人狮五彩

盒” [１６]。 这两个例子所绘“神像”都是泰国宗教

中的神祇提婆农。

广东金属胎画珐琅器有一类与“宾乍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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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风格是一致的,如一组黄地广珐琅器(图

８)[１７],是由泰国朱拉隆功国王(Ｃｈｕｌａｌｏｎｇｋｏｎ)于

１８７６ 年赠送美国的礼品。 在泰国洛坤(Ｎａｋｈｏｎ

Ｓｉ Ｔｈａｍｍａｒａｔ)博物馆也收藏有一组黄地珐琅彩

器(图 ９),应该来源于广东的金属胎画珐琅器。

图 ８　 黄地广珐琅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图 ９　 黄地珐琅彩器(泰国洛坤博物馆藏)

　 　 另外,收录在«石湾陶展:１９７９ 年展览目录»

中有一件清代中期的香炉(图 １０) [１８]。 这件器

物的装饰被认为是泰国风格的“格子状和米粒

状珐琅装饰” [３]。 这种菱格状架迭( ｔｒｅｌｌｉｓ－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ｂａｌｌ) [１９] 纹饰是“宾乍隆” “莱南通”彩瓷上

比较典型的几何纹样和植物纹样的组合形式,有

关这类纹饰图案下文也会涉及。 广东佛山市博

物馆藏清代彩绘花卉纹高足盘(图 １１)上的器型

与纹饰也颇具泰国风格。 这类出现在石湾窑中

的纹饰,应该受到为泰国生产的广彩、潮彩等广

东彩瓷的影响。

图 １０　 清中期石湾陶加彩香炉

图 １１　 清代彩绘花卉纹高足盘(佛山市博物馆藏)

２.３　 与福建彩瓷的关系

郑德坤在«东南亚陶瓷的研究»一文中还举

了一例:明福建暹罗神像青花罐,绘制的是泰国

神像提婆农,为明晚期瓷器[１６]。 黄明珍«见证闽

南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海外文物»一文也收录

了两件瓷器,一件是“民国青花泰文罐”,为闽南

地区订烧的青花罐[２０];另一件命名为“泰国华人

定烧德化窑五彩小盘” (图 １２) [２０],这件瓷器被

认为是 １８ 世纪德化窑产品,盘内壁绘三个提婆

农形象,以希玛潘森林花卉 ( Ｈｉｍａｐｈ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ｌｏｗｅｒｓ)相隔,主要色彩为红、黄、绿、白。 这件德

化窑彩瓷与泰国阿育陀耶博物馆的一件“宾乍

隆”碗风格一致(图 １３)。 这类以单线勾勒神像

为特点的“宾乍隆”彩瓷在泰国曼谷国家博物

馆、吉姆·汤普森博物馆等博物馆都有收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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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都与福建生产的彩瓷有关联。

图 １２　 泰国华人定烧德化窑五彩小盘

图 １３　 “宾乍隆”碗(泰国阿育陀耶博物馆藏)

　 　 综上可知,“宾乍隆” “莱南通”彩瓷的烧造

地在景德镇、广州以及福建等地,与其地的五彩、

粉彩、广彩、珐琅彩等制瓷技术有紧密的联系。

上文将“宾乍隆”“莱南通”彩瓷与景德镇、广州、

福建等地彩瓷进行了比较后可知,“宾乍隆”“莱

南通”仍然是一种独特的彩瓷类型,正如耿宝昌

所认为的:“其色调的艳丽不同于景德镇的传统

五彩和粉彩,也不同于广彩的鲜明,发色娇艳是

比较独特的。” [７]有学者认为:“外销瓷并非完全

独立于国内粉彩瓷的制作,因为在景德镇制作或

是广州彩绘加工,所以颜料配制和彩绘工艺与为

国内生产的粉彩瓷相同。 甚至一些高档次的外

销瓷,即使与官窑瓷器相比,其工艺水平也不逊

色,只不过某些装饰式样有所不同而已。” [２１] 依

据以上有关生产地及工艺的讨论,并从艺术风格

与审美趣味来看,作为外销瓷的“宾乍隆”“莱南

通”在技术来源上与国内彩瓷保持一致,但又体

现了不一样的审美趣味,具体表现在器型与纹饰

上,在贸易往来与流通过程中,是否有一些不同

及其表现如何,这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３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器型与纹饰

“宾乍隆”“莱南通”作为中国外销瓷,一方

面由中国南方制瓷工匠完成烧造,中国工匠或也

参与到器型与纹样的设计中来;另一方面,泰国

工匠提供纹饰图案,也参与到瓷器制作监督过程

中,所以其造型与纹饰呈现出中泰艺术杂糅融合

的特点。 这也是中泰以商品贸易为纽带、以瓷器

为媒介展开文化艺术交流的力证。

３.１　 中式与泰式器型

“宾乍隆”“莱南通”的器型涵盖了日常生

活中的众多瓷器类型,大致分为餐具、梳妆用

具等几类,如碗(有盖和无盖)、碟、盘、盆、罐、

汤匙、茶壶、茶杯、痰盂、香炉等等。 这些器物

造型基本上是源自中国日用瓷器的器型,但作

为外销瓷,泰国皇室的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审美

需求又使得器型上的设计也呈现出在地性。

“宾乍隆”“莱南通”在中国瓷器造型的基础上

发展出某些具有泰民族风格与特色的器物类

型,如:球形罐、供奉盘和槟榔盒等。 这些器物

造型的设计满足了泰国王室日常生活与宗教

观念表达的需要。

其中的球形罐,虽然也是中国瓷器中的器物

造型,但“宾乍隆”“莱南通”中特别常见,也因其

用于存放化妆品,或婚礼等场合而在功能上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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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之处,而且球形罐在局部(如纽)的造型设

计上一方面保留了中式的特点,如盖子顶部的空

心环形纽,以及狮子纽等,这些都是中国造型;另

一方面也折射出印度文化影响的结果,如莲花蕾

纽以及多层佛塔式盖纽(图 １４) [１１]１５３,是受到印

度骨灰瓮或盛放丹药圣器的影响[３]。 这些设计

融合了中国、印度等多地元素,但最终经过当地

习俗的改造而本地化为“泰式”风格,普遍用于

泰国皇室日常生活之中的彩瓷器上,与泰国当地

金属器的造型也保持了一致。

图 １４　 多层佛塔式盖纽的化妆罐

　 　 还有一类供奉盘(图 １５) [１１]１６３,为浅槽底

座、带叶状边缘,用作餐盘或宗教供奉托盘,内

部装饰是发散式的莲花图案,花瓣上布满了分

支状的花卉图案。 这类供奉盘很可能是中国

人获取了印度风格的造型,用瓷器仿制并作为

贸易商品返销东南亚[３]。 另外,槟榔盒、痰盂

成为当地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具,这与当

地嚼槟榔的生活习俗有关[２２]。 在 “宾乍隆”

“莱南通”中,这类器物的数量也比较多,满足

了日常生活的需要。

图 １５　 “宾乍隆”供奉盘

３.２　 中式与泰式纹样

“宾乍隆”“莱南通”的纹样设计也充分体现

出中泰瓷器文化的传承性与在地化。 其纹饰亦

可分为中式与泰式。

中式纹样延续了中国传统瓷器的装饰特

点。 按照装饰母题可以划分为动物纹、植物

纹、几何纹样、人物故事图、山水纹、文字符号、

变体纹等等。 其中动物纹有瑞兽(龙、麒麟)、

狮子、禽鸟、鱼藻、草虫(蝴蝶);植物纹有牡丹、

梅花、菊花、莲花等各种花卉,还有竹子、兰草、

水草、灵芝、石榴、葡萄等各类草、木、果;几何

纹样有火焰纹等;人物故事图如中国侍女故事

等;山水纹,即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文字符

号,如寿字、道教符号等;还有一类纹饰变体,

如鹿的变体,根据材料显示,这类图形与佛教

和道教都有关联[１１]７９。

泰式纹样是“宾乍隆”“莱南通”彩瓷彰显泰

民族特色的重要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可分为宗

教(神话)纹样、植物纹样以及几何纹样等几类。

其中宗教(神话)纹样有迦楼罗(Ｇａｒｕｄａ)、哈努

曼(Ｈａｎｕｍａｎ)、诺拉辛(Ｎｏｒａｓｉｎｇｈ)、提婆农(图

１６)、阿修罗(Ｔｈｅｗａｄａ)、狮面(Ｓｉｍｈａｍｕｋｈａ)、辛

格(Ｓｉｎｇｈ)、那伽(Ｎａｊａ)、«拉玛坚»故事等;植物

纹 样 有 希 玛 潘 森 林 花 卉 ( Ｈｉｍａｐｈ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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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ｗｅｒｓ)、菱格与水稻纹( Ｔｒｅｌｌｉｓ － ａｎｄ － ｒｉｃｅ －ｂａｌ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蔗眼图案(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ｅｙｅ)等,前两者受

到印度纹样的影响,后者为泰国风格的图案[３];

几何纹样有菱格纹、网格、尖拱形等。

图 １６　 “宾乍隆”罐上的提婆农(泰国阿育陀耶博物馆藏)

　 　 泰式宗教(神话)纹样是最具泰民族特色的

典型纹样形式,这类纹饰往往与其他纹饰间隔组

合在一起。 如提婆农形象是寺庙守护神或守护

天使,通常头戴王冠,颈佩项链,身着花瓣围成的

裙子,双手合十。 这一形象常与诺拉辛(半人半

狮形象)、迦楼罗、王狮(Ｒａｊａｓｉｎｇｈｓ)、夜叉(Ｄｅ-

ｍｏｎｓ)等组合在一起[３]。 这些形象都源于印度

的印度教神祇,但又被泰国佛教所吸纳,成为象

征“国王神性”的重要符号[３]。

中式和泰式纹样也常组合在一个器物之上,

如曼谷国家博物馆一件“宾乍隆”碗(图 １７),碗

的外壁装饰的是泰式纹样,内部是中式侍女故事

图。 从纹样的组合关系及形式结构来看,“宾乍

隆”“莱南通”也采纳了中国传统的装饰手法,如

瓷器的开光手法,但整体而言又保留泰民族自身

的特点,符合泰国皇室的欣赏习惯与审美效果,

比如体现在“莱南通”彩瓷上的繁密,这是织锦、

建筑彩瓷装饰、寺庙壁画常常体现出来的艺术特

点,符合泰民族尤其是皇室的审美欣赏习惯与艺

术表现风格。

图 １７　 “宾乍隆”碗(曼谷国家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宾乍隆” “莱南通”彩瓷纹样融

合了中、印、泰装饰图案的多重元素。 其实,除了

中式和泰式装饰纹样外,欧洲风格的图案也在

“宾乍隆” “莱南通”彩瓷上有所体现[３]。 随着

中、泰以及东、西方贸易的往来,在“宾乍隆”“莱

南通”彩瓷上综合地体现了跨文化之间的互动,

但泰民族的审美习惯与泰皇室的审美趣味仍然

得到彰显与强调。

４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的审美趣味与

风尚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是专为皇室定制的

日用瓷,由于工艺精湛,人工、运输成本高昂,尤

其是“莱南通”瓷器以黄金上色,也因此“宾乍

隆”和“莱南通”彩瓷符合皇室成员的身份与地

位,适合的是宫廷审美趣味,其整体风格奢靡,色

泽鲜艳,造型典雅、纹饰富丽,因而成为泰国皇室

喜爱的进口奢侈品。 粉彩在清代颇受宫廷偏好,

正如有学者所说:“尽管有清一朝各代粉彩瓷艺

术成就存在高下之别,但皇家对粉彩的喜好始终

没有变,粉彩瓷身上似乎有一种先天性的皇家气

质。” [２３]与粉彩在有清一代流行以及所体现出来

的皇家趣味相仿,属于粉彩系列的“宾乍隆”“莱

南通”彩瓷整体上自然也有一种皇家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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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乍隆”“莱南通”彩瓷除了满足皇室如

饮食、妆容等日常生活之需外,还用在如宗教

仪式、婚礼等特殊场合。 如球形罐,虽然也是

中国瓷器中的器物造型,但其莲花蕾和多层宝

塔形盖纽的设计,有着独特的印度来源与佛教

意涵;供奉盘也用于宗教仪式中盛放供品。 而

且“宾乍隆”“莱南通”纹饰亦有其特殊的象征

意味,尤其是宗教(神话)纹样,有着浓郁的印

度宗教色彩,但其在传播过程中又逐渐在地化

并内化为泰民族自身的艺术与宗教的表达方

式。 无论是造型还是纹样设计,这种宗教色彩

的表达与皇室政治需求以及审美品味同样是

分不开的,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这些纹饰

成为彰显国王神性的视觉符号。

在“宾乍隆”“莱南通”彩瓷上体现的审美意

趣与风格,与泰王室所倡导的审美风尚整体上是

一致的。 那种富丽典雅,细密精致的艺术风格,

同样体现在泰国纺织品、壁画装饰以及建筑剪瓷

装饰等工艺美术品上,它们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与

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富丽堂皇的艺术趣味。 如曼

谷皇家寺庙拉查波比托寺(Ｗａｔ Ｒａｔｃｈａｂｏｐｈｉｔ),

是一座泰国拉玛五世建立的皇家寺庙。 寺庙建

筑上的彩色瓷片镶嵌(图 １８),与“宾乍隆” “莱

南通”彩瓷在纹样上是相似的,在审美趣味上是

一脉相承的。 尽管寺庙建筑上的彩瓷片材料和

彩瓷剪粘技术都来自中国,但其装饰风格却无疑

体现泰民族对于繁缛细密风格的爱好。 这类装

饰风 格 普 遍 流 行 于 诸 如 玉 佛 寺 ( Ｗａｔ Ｐｈｒａ

Ｋａｅｗ)、卧佛寺(Ｗａｔ Ｐｈｏ)等一众皇家寺庙之中。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上的装饰纹样,尤其是

几何纹样与植物纹样等,与来自印度、泰国的丝

织品纹饰以及壁画上的装饰亦有异曲同工之

妙[２４]。 它们共同构成了皇室的审美偏好以及社

会风尚。

图 １８　 拉查波比托寺墙上的彩色瓷片

　 　 “宾乍隆”“莱南通”是在跨文化背景下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物的交换而产生的艺术互动

与交流中的一个生动案例。 透过“宾乍隆”“莱南

通”彩瓷可以寻绎泰国从 １８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宫廷

的日常需求、皇室艺术口味以及审美风尚,其样式

熔铸了中国、印度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最终内化为

泰民族自身独特的艺术气质与品位,并彰显出器

物上独特的艺术象征意义与政治意涵。

５　 结束语

“宾乍隆”与“莱南通”彩瓷是在中国烧制的

外销瓷,其烧制地在景德镇、广州以及福建等地,

这些民窑所创烧的外销瓷与销往泰国的“宾乍

隆”“莱南通”彩瓷之间的关系还有进一步探讨

的空间。 而从工艺与艺术层面的器物造型、装饰

纹样来看,“宾乍隆” “莱南通”创造了一套适应

泰民族审美心理与宗教信仰表达又融合中国彩

瓷技术及某些装饰图样的瓷器新语汇。 所以可

以看到中国外销瓷在提供烧制技术的同时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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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文化之间进行了文化艺术上的调适与在地

化,既满足了泰国皇室的日常生活之需,也适应

了泰国皇室的审美趣味。 “宾乍隆”与“莱南通”

彩瓷艺术接受了中国、印度、欧洲的影响并与泰

国本土文化相交融,它是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全球

传播交流的新样本,也体现了从 １８ 世纪至 ２０ 世

纪全球化审美趋势。

东南亚是中国与世界贸易的传统区域,海上

贸易的通道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最

为顺畅的途径,而瓷器是海上丝绸之路极为重要

的传播媒介。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是中国外

销瓷的特殊类型。 “宾乍隆”“莱南通”彩瓷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透视中泰文化艺术在审美观念、

接受群体、商业模式、审美风尚等方面相互接触

又相互影响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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